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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位同修，大家晚安，阿彌陀佛！請放掌。我們淨宗道場，這
些年有流行一句話，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說？說「計畫趕不上變化
」，又說「變化趕不上一通電話」，再說「剛說不變又來文件」。
末學悟道，最近對這句話感觸也特別的深刻。原來這次來澳洲的計
畫，是九月十三日晚上九點四十五分搭華航班機到澳洲來的。我的
計畫就是十四日到布里斯本，然後住在學會，好好休息一天；晚上
可以跟我們這些同修，大家見見面。十五日到中國領事館去辦旅行
證，中午又可以跟麗晶老闆娘請吃個飯；晚上陳哲仁居士，Susan
他們女兒的結婚喜宴我又可以參加。十六日再上山，到圖文巴去住
個三天。然後，明天早上再到機場。這是原來的計畫。
　　但是台灣來個辛樂克颱風，這個計畫就產生了變化。九月十三
日下午，我們還一直在盼著，拜託拜託，颱風你稍微慢一點；聽新
聞一直在報導，颱風很慢，好像烏龜在走一樣。我說再慢一點、再
慢一點，讓我們飛走了，再來。結果辛樂克颱風很不合作，下午三
點以前的飛機都飛了，三點以後的就不飛了。不飛，我的計畫就產
生了變化，改到十五日晚上才起飛，然後十六日早上到。剛好Susa
n他們這餐好吃的沒吃到，但是我有寫個墨寶，我用假毛筆寫的，我
在日本買一個小的，寫一張墨寶，本來帶著這張墨寶要來吃一餐的
，結果這個墨寶帶來了，但是時間已經過了。
　　前天早上一到布里斯本，就直接到領事館去辦證，吃過中飯，
就直接上山。反正前面安排的兩天就泡湯了，下次再說。原來晚上
也計畫在山上住，明天再直接到機場。後來我們悟勝法師跟我商量
（中午吃飯的時候），說下面很多同修聽說你這次來，這些同修大



家也想跟你見個面，能不能晚上提早下山來？我說大家盛情難卻，
大家既然這麼關心，我晚上就提早下山來。明天剛好Bill也是要拿旅
行證給我們，原來他是說明天送到機場給我們，聽說我們晚上要來
，剛才他已經先拿給我們了。我想這樣也好，今天下午就到學會來
，晚上在這裡跟大家見個面。
　　這次來澳洲的因緣，主要是換旅行證。大家都知道，我要在廬
江做七百場的「三時繫念」，七百天。到圓滿我離開那一天是九月
八日，從四月二十五日開始，九月八日離開廬江。我們做到九月七
日，我給它一算，剛好一百三十六場。四月二十五日到九月七日是
一百三十六場，我們九月八日離開。因為我們的證件是二ＯＯ六年
九月十三日發的，到今年九月十三日剛好兩年到期，徐林長幫我們
提前幾天訂八日的機票。這次回到澳洲來主要是換旅行證，因為我
們的旅行證是在這裡申請的，在這個地方申請的。原來我們老和尚
也希望這個證件能夠在大陸辦，結果請同修去問，只能辦延期，不
能辦換證。台胞證可以，台胞證現在聽說可以在上海、北京，還有
一個地方，三個地方可以換。但旅行證就不行，旅行證還要回到原
來它發給我們的單位，回到這裡來換。
　　換旅行證比台胞證多一個方便，台胞證雖然五年多次進出，但
是一次進去是三個月，可以延期兩次，一共九個月。九個月就要出
境，然後再入境。那我算一算，後面還有一年半的時間，這個當中
最少還得要出境一次，而且每三個月到了，你要記住那個時間去辦
延期，還要辦幾次的延期，這樣也是會影響我們做繫念的心情，總
是會罣礙這個事情。我們也希望在這個期間當中，盡量不要有罣礙
任何事情，專心來把這個法會做圓滿。所以我想一想，還是再跑一
趟澳洲，因為旅行證雖然期限只有兩年，但是你一進去住可以住到
證件到期才出來，就像我們這次去一樣，住了五個多月。所以這次



的因緣，再回到澳洲，也是這麼一個因緣，事先也沒有計畫的，是
因為大陸那邊不能換，所以這次才有因緣，有個理由再回來跟大家
碰個面。
　　這次末學在廬江做繫念，我們這裡的同修，大家也非常關懷、
非常關心，首先在這裡感謝各位。大家隨喜功德，功德都是一樣的
。雖然有的同修沒有到過廬江，有的到過，不能親自參與這個法會
，但是在這裡大家發隨喜心，這個功德都是一樣的。就像普賢菩薩
十大願王講的「隨喜功德」，佛力也都是會平等的加持。
　　這次做繫念這個事情，也真的是計畫趕不上變化，真的是變化
多端，事先都沒有心理準備的。我這次到澳洲來，也是跟往年一樣
，大部分都是二月底跟三月初。現在也辦永久居留，我想一年最少
來住三個月。這個時間都是選在韓館長往生紀念日，這個時候來，
大部分是二月底，三月初，然後我住到五月底，六月初，大概三個
月。這幾年，每一年大概都是這個時間，這二、三年都是這樣。今
年按照原來計畫也是住三個月。這次大家慶祝我們導師上淨下空老
和尚，他老人家弘法五十週年紀念的活動。老和尚要下山之前，在
學院也講了一個開示。在這個開示當中，他提到香港張麗全居士她
先生，她先生姓鄭，在江西婺源建一棟賓館。當初他建這個賓館，
他沒有想那麼多，投資下去了。我們今年去看的時候，快蓋好了。
後來他想到，他不是經營賓館的，我們俗話講「隔行如隔山」。他
原來是做大理石的，現在還在做，現在要經營賓館，對他來講是沒
有經驗，也沒把握。所以他就請示老和尚，他這個賓館到底該不該
繼續做？或者轉讓給別人？請問老和尚這個問題。
　　老和尚最近剛好提出一個構想，就是賓館式的彌陀村。這個彌
陀村的構想，我想我們很多老同修很早就聽老和尚講過。現在最近
提出這個彌陀村，他是提倡賓館式的，就是兩個人一個房間，一個



小套房，有公共設施，有佛堂，有講堂，有餐廳。老人，年紀老的
同修，可以選擇你的同伴，或者是夫妻，或者是同參道友，可以去
租一個房間。每天就像賓館一樣，有人打掃整理，自己不用去操這
個心。在這個地方，選一個風景比較好的，大家在一起聽經念佛，
安享晚年。所以老和尚就建議鄭居士他們夫妻，不如計畫做成賓館
式的彌陀村。江西婺源也是一個地理風水很好的地方，那天老和尚
在學院開示，他也勸我們同修去看，特別指大陸同修。大陸出家的
法師可以去看看，有因緣可以去那邊帶動一下蓮友，在那裡租套房
、在那邊共修。
　　當中也有提到我的名字，老和尚講的是很小聲，但是我坐在第
一排，我有聽到。講悟道，很小聲，我看那個錄影帶，幾乎聽不到
，但是仔細聽，師父有講到我。那我就想，我有機會可以先去玩一
玩，江西沒去過。以前也很想去玩，江西有個廬山，我們淨宗的祖
庭。我這個玩的心還是相當濃厚，還是滿喜歡玩的。所以我就，師
父既然有講了，不管怎麼樣，我們就去吧！就去江西。所以我三月
三十日在中壢善果林，老和尚說要錄一個清明祭祖的繫念法會，還
有祭祖的儀規，上網。祭祖的儀規，我們就請桃園縣孔廟，負責管
理孔廟的（那個先生姓什麼，我一時想不起來），向他借長袍馬褂
，借祭祖的衣服。我接到這個任務，也沒祭過祖，怎麼祭我們也不
知道。後來我就去找桃園縣孔廟，現在桃園縣孔廟有一個劉議員也
幫忙跟縣政府借，給蔡老師他們去辦《弟子規》的講座。最早是我
大哥的第二個兒子，鄭金昌，他最早去講的，後來蔡老師他們接著
去講。
　　我向他們借過去祭孔的ＤＶＤ，祭孔是祭拜老師，但是祭孔之
前要先祭祖，就是先祭祀他的祖先，然後再祭孔。然後我看了半天
，我說這個排練，最少最少要半年或一年。那些禮生，那些儀軌、



敲鼓，都要訓練的。現在一天的時間要我辦這個，實在有困難。後
來我就靈機一動，我就找孔廟負責司儀的這位先生，我說你來幫個
忙。我說你們孔廟祭祖的那這，我錄音就好了，那個影像我不要，
就錄音。到時候就請你來，你來做司儀，你就在那邊喊口令，因為
他是專門的。衣服跟你借個幾套，我們請縣長，看他來不來？縣長
要來，就請他來當主祭官。後來縣長也沒有空，副縣長也沒空，後
來只有劉議員他有空，我說那就請你當主祭官。然後他再到台中市
去找一個市議員，還有中壢市一個女眾，副市長。我說你做主祭官
，這兩位做陪祭官，後面我再找幾個居士做陪祭的，根據他這些人
數。
　　然後錄音帶我就請人家幫我錄ＣＤ，音響一放，就是跟現場一
樣，擂鼓就跟現場一樣。他就去喊，他是司儀去喊，臨時惡補，這
個要怎麼弄、怎麼弄，臨時惡補，就一天的時間完成。我接到這個
任務只有一天的時間，臨時的，要我去祭祖。三十日那天早上總算
祭祖完成，下午「三時繫念」做完。三月三十一日我就到香港去找
李居士，我說我們去你們那邊看看，實際上我是想去玩，說真心話
，因為那邊聽說風景不錯。他就很高興，那邊還有景德鎮。我說景
德鎮也很有名，不然我去買看有沒有什麼陶瓷。實際上也是愛玩，
我們要說老實話，學佛人要老實。因為沒去過，有這個機會，總是
想去走一走，趁現在還走得動；等我哪一天走不動，我也沒辦法，
想去也去不了。
　　到香港，然後到深圳，跟老和尚他一個姪子就一起到江西去了
。到江西去，我們就去參觀他那個賓館。然後再去看鄭居士他也買
了一個中專的學校，一個民間辦的，政府有立案，專門教技術的一
個學校，畢業等於是高中生的學歷。原來的學校經營不下去，他買
下來，買下來時學生還剩一百多個。後來蔡老師說這個一百多個，



還是我們留下來教他們，總算跟我們有緣，就派老師去那邊教課。
另外他們又去買一個，也是學校，中專這個地方賣掉，搬到那個地
方去。那個比較靠山邊，地也比較大，他覺得那邊環境比較好。所
以我就去參觀，到四月三日，原來我計畫一日到，三日、四日我們
就到福建去。因為江西跟福建很近，我說你們開車來接我到福建，
到南平，到福青，到漳浦、漳州、廈門去做繫念，開車過去。
　　然後四月三日晚上突然接到電話，說悟道法師，明天不能走。
我說為什麼？不是計畫好了，明天車子要往福建開了嗎？不行，明
天老和尚要來。我說老和尚怎麼臨時要來？我說那這下又要變化了
。所以第二天就等老和尚來。老和尚他也是臨時去的，他們是從廬
江開車到杭州去，齊素萍居士在杭州好像辦一些事情，他們廬江有
好幾個人過去。過去杭州，事情辦完，就要回廬江。在半路上，徐
善洲，還有她先生束居士，他們就跟老和尚建議，聽說江西很美，
我們回去繞一下順路，聽說悟道法師現在在那邊看鄭居士他們的賓
館，師父你建議他做彌陀村的賓館，請師父去看一下。老和尚也不
知道路多遠，他說拐一下，那個一下，那不是五分鐘的，那拐一下
是五、六個小時的。所以我們在快接近到達時間的時候，我們就先
到大概開車半個小時的地方去等候老和尚，他們從山路開過來的。
然後我們接到老和尚，接到賓館吃飯。老和尚我看他老人家好像很
不舒服：我知道這麼遠，就不來了，什麼拐一下五、六個小時，山
路又彎來彎去的。這個我坐車也有經驗，在山路，時間長，而且他
年紀也大了，真的是很辛苦。不舒服，但是既來之，則安之，總是
來了，來了就去參觀。參觀之後，師父就問我，你下一站到哪裡？
我說：報告師父，去福建。老和尚他也沒說什麼，他就問一下。他
說你到福建，我們回廬江，我們是不同的方向，車開的方向不一樣
。



　　去了一天，好像六日老和尚就回廬江去了，我就耽誤了二天的
時間才到福建去。廬江佛教居士林徐林長，在江西碰面的時候，她
就私下找我，她說四月份是清明祭祖的期間，你能不能四月底，下
旬的時候來廬江居士林做一場祭祖的超度歷代祖先繫念法會？我就
跟她講，我說等我到廈門去的時候再連繫，我現在還沒有計畫，沒
有安排。我說到廈門再跟妳連繫，如果時間可以安排出來，我就跟
妳連繫，再過去。這樣就各走各的，師父就回廬江，我就往福建走
。一路上欣賞風景也不錯，那一路上的風景有很多山，跟我們澳洲
不一樣的，那個山有些形狀都不一樣，建議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
個山不一樣，形狀不一樣。
　　後來到了南平去做繫念，又到福青，又到漳洲、漳浦。原來我
的機票的安排是四月二十三日到廈門，四月二十六日的機票，廈門
到寧波，寧波餘姚佛教居士林，他們蓋個新的道場要上樑，要做繫
念法會，那個余林長去搞了四、五千人來。然後餘姚做完再到浙江
舟山群島，就是定海縣，到定海清淨寺去做，去年也去過一次。然
後五月二日到香港，去講經講六天；五月十五日到新加坡、馬來西
亞；六月九日回來，六月十三日到日本，再回到台灣有兩場六千人
的，再到西班牙。然後年底，新加坡預約到今年十二月，這個都排
好了，行程都排好了，機票也都訂好了。在這個當中又有變化，原
來我計畫，這個機票訂了就是一個計畫。但是我到了漳浦法泉寺去
做「三時繫念」，原來廈門請我去的是一位姓黃的，草頭黃，黃秀
雲居士，是一個女眾。我二ＯＯ六年到泉州去，她有去找我，因為
我們都是台語可以講得通的，因為廈門的台語跟台灣的台語，幾乎
聽不出來有差別的。他們到台灣來，你不知道他是大陸人，你一定
把他看成台灣人，講的調跟我們幾乎都一樣，人長的也一樣，生活
習慣也一樣，吃的菜，連「破布子」那裡都有，麵線也是那邊出產



的。所以我現在在廬江，天天晚上都吃麵線。麵線哪裡提供？不是
台灣提供，是福建，福建漳州那邊。那邊的飲食跟台灣一樣，因為
台灣都是這個地方移民過去，所以飲食習慣都一樣。所以麵線、破
布子都他們來支援的，都福建來支援的。
　　她就請我去說：悟道法師，你哪一天來廈門做「三時繫念」，
我們那邊很多同修很期望你來。這個黃居士她沒結婚，但是得了乳
癌，兩年前就知道了，得了乳癌。這次她啟請，我就是安排在四月
二十三日到廈門，可能二十四日或者二十五日做一場，就是滿她的
願，二十六日再到寧波，這樣計畫的。但是我到法泉寺去做繫念，
在法泉寺的時候，四月十七日那天，黃居士往生了，她就往生了。
那天往生了，怎麼辦？時間還沒有到，約好的時間，我都還沒有到
那邊，她就往生了。那往生怎麼辦？我說這下她請我去做繫念，她
往生了，功德主就沒了。後來我就請法泉寺的妙空法師，妙空法師
很年輕，三十幾歲，他當主持。我就說，妙空法師，黃居士往生了
，我們還是去看她一下；因為他那邊也正在做法會，我們去看一下
。他就開車，從漳浦載我到廈門。黃居士是在她家往生的，她也沒
有去治療，臨終之前，我聽當地同修跟我講，她也是很苦，都是幾
乎不能躺在床上，站著也不行，躺著也不行，坐著也不行，所以他
們就做一個椅子，讓她半斜的這樣躺著。我去，她就在房間，躺著
就往生了。
　　往生，他們家屬也不曉得該怎麼辦？她生前學佛，她也不希望
用世俗那一套。因為她們住的是那種公寓的，公寓要搭靈堂，也不
是很方便，處理這個後事都不方便。那一般的處理就是找個殯儀館
來，包套處理，然後就放到冰庫去冰，一般是這樣。後來我就跟同
修講，還是給她助念二十四小時。我就跟妙空師商量，我說她生前
也到過你的道場，也對你很護持，她現在往生了，我看看你那個寺



院在鄉下，地方也大，空間也大，不如你就做個好事，助念完了之
後，請同修用車子把她送到你的寺院來，給她搭個靈堂。我說靈堂
，我建議怎麼搭，搭在哪裡。我就替他出主意，替他出主意，我還
要幫他從頭弄到尾。然後我選擇地方，他就帶我去看，我說好，就
是這個地方，然後搭個靈堂。然後我說，來的時候，你就買個棺木
，棺木買來就入殮，入殮就封棺，然後同修天天就跟她念佛。包括
出殯，做告別式，做三時繫念，骨灰就放在你這裡。妙空師說，好
，沒問題。現在問題就是，因為大陸那個地方有個規定，人死了之
後，不能移到其他縣市。我說這一點，你要找公安，因為他在那邊
也當了一個官，他也當了政協。在那個縣，他也當政協，所以他在
官場上，還有一點關係。
　　我說你就找公安幫個忙，你就說在你這裡往生的。後來第二天
公安來了，就做筆錄，問什麼病，家住哪裡？他說就是來這裡，要
來這裡念佛，就在這裡往生了。所以就開個證明，然後就出殯。出
殯，骨灰燒一燒，然後「三時繫念」做完。四月二十二日那天出殯
，兼做「三時繫念」，我說妙空師你負責出殯，出殯到火葬場，這
個你負責；我在你的道場做「三時繫念」，我們分工合作。然後妙
空師他們鄉下也弄了一些隊伍，遊行的，也搞得滿熱鬧的。我說在
廈門不可能搞這麼熱鬧的，在鄉下才有辦法。我說這個你負責，那
個我來負責，然後就把它處理好了。處理好了之後，廈門有個林居
士做建築的，那個林居士也跟我不錯，我印經，他們那邊同修也常
常護持我們印經。現在大陸同修護持印經還不少。
　　這個黃居士就是在林居士他這個建築公司上班的，就是他的部
下，就是他負責開車送過來的。林居士那天處理好了，我說現在我
們到廈門就沒事了，請我去做「三時繫念」的已經往生了。後來林
居士說，我有買了一個新房子，就是要給同修大家在那裡念佛的一



個房子。他說本來就是要等她邀請你來，我們安個佛像，然後灑個
淨，給同修大家念佛。後來他說，你還是要去幫我安個座，灑個淨
。四月二十二日晚上做完繫念法會之後，我說我們連夜就到你的新
房子那邊去住，第二天早上幫你安佛像。所以那天晚上到那邊十點
多了，快十一點了，佛像我就臨時把它安上去，他也不知道怎麼安
。在福建人家送我《心經》、「大悲咒」，我就把它掛起來，掛得
剛剛好。蠟燭統統給他擺好了，然後黃居士的牌位，我也給她放下
去，照片也放下去，我說這個地方是靈位，你要給她來念佛的，現
在雖然她死了，靈位還是放在這裡。第二天就灑淨，上個午供，然
後安位，靈位也安好了，佛位也安好了。我說那沒事了，黃居士已
經往生了。吃過午餐，在那天早上之前，我就跟徐善洲聯絡，我說
你在江西婺源問我四月下旬能不能到廬江？我說現在可以去了，我
現在有兩天的空檔，我二十三日到二十五日，原來在廈門。我說現
在我二十三日到廬江，二十四日到你佛教居士林做繫念，二十五日
到實際禪寺，因為到了居士林，不到實際禪寺，師父在那邊也不好
交代。所以我這兩天，我不敢跟師父報告，我說你去跟師父報告。
她說：好好好，沒問題、沒問題。我就請廈門那個林居士說，你去
廈門到寧波的機票幫我改到合肥的機票，那又不能退。後來，他說
沒問題，這個機票我來負責。就臨時改二十三日到合肥去。
　　我到了廬江，二十三日，就先去實際禪寺拜見師父。師父剛好
跟縣委書記去看一個地方，晚上七點多才回來。回來，一上來，他
就找主持滿成老和尚，當家本業法師，徐林長，還有老和尚他弟弟
，還有徐林長她先生。老和尚在客廳說：來來來，我們來開會。我
聽到開會兩個字，我就嚇到了，開會，我說這個會絕對沒有好會的
，我說最好什麼會都不要開，是最好，這個節骨眼開什麼會？做「
三時繫念」，就做就好了，還開什麼會？坐下來，我就知道這個後



面不堪設想。然後坐下來，老和尚說開會，住持也來了，當家也來
了，林長也來了，來開會，心裡就有數了。這個開會，我是一直考
慮說，恐怕我後面的行程，又有變化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一坐下來，師父說，你在實際禪寺做一天的
繫念怎麼夠？現在災難這麼多，一天夠嗎？不夠，最少要做個四十
九天。然後做四十九天，師父開口了，我總不能跟他討價還價。我
說好，師父您老人家說四十九天，就四十九天，我們就是四月二十
五日開始做四十九天。但是後來我就坐靠近一點，我說，師父我們
來打個商量。要商量什麼？就四十九天，還有什麼好商量的？我說
，四十九天照做，一天也不打折扣，天天都有人做，但不一定我上
去做。我說我後面有答應幾個行程，師父不是講，《弟子規》不是
講「凡出言，信為先」，做人要講信用，我答應人家的，總是要去
給人家完成。我說後面還有餘姚、寧波這裡，有一場；舟山有一場
，還有新加坡的、馬來西亞的、日本的。我是跟老和尚商量，我說
我還沒有答應人家的地方，我從現在開始不接，都不接了；但我之
前已經跟人家約好的，跟人家訂好了，答應人家的，讓我先去做，
這個當中有空檔我都不接，我就回來這裡做；我不在的時候，請我
們實際禪寺的法師來做，天天有人做。我以為這樣，應該是很合理
的。老和尚說：不行，你要請假。我說：這個也是沒有辦法的，答
應人家了。後來莊嚴在旁邊，她就跑出來，她說不然這樣好了，不
然我們就去餘姚就好了。老和尚就指責她：妳師父的福報，就妳一
句話就沒了。後來她就兩個眼睛紅紅的，就跑到旁邊。我說：妳就
不要再說了。
　　師父就不答應，不答應，那我也只好就做四十九天。滿成老和
尚聘書已經準備好了，就當場他老人家就簽字，釋滿成簽名，這張
給你，四十九天。四十九天，我就在算那個日期，這個四十九天，



餘姚不能去、舟山不能去、香港不能去、新加坡不能去，日本還可
以。我算到六月十二日，剛好四十九天，原來是六月十三日到日本
，我說日本就延一天，六月十四日去。我們做到六月十二日，四十
九天了，六月十三日一大早，我們就趕快走。莊嚴在這個前一個禮
拜，她就講，搞不好老和尚又要增加了。我說不要講，拜託妳這個
嘴巴不要再講了，四十九天就四十九天，不要再講了，小聲一點，
不要講。
　　然後，做了一個禮拜之後，很多個靈媒過來，有北京、有山東
的，很多地方的靈媒來給老和尚透露一些災難的信息。其中有個福
青的居士，三十幾歲，一個女眾。我到福青去做「三時繫念」，她
也去參加。她說二ＯＯ三年的時候，她有一天看到觀音菩薩現身，
從那個時候開始，她就能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景象。她也不是附體
的，她就是你問她什麼疑難雜症，然後她就這樣看一看。因為附體
的就會身子發抖，兩個眼睛發呆，樣子都不一樣了。她不是，她跟
平常一樣，她就看得到，然後這是什麼眾生、什麼對象，姓名都講
得非常清楚。我還沒有到廬江，她就先到了，她就先去跟老和尚講
這些事情，老和尚就把她留下來。同時還有幾個通靈的，就講這些
災難的信息。講了，老和尚一核對，還有巴西網站的預言，一核對
，這個都是講同樣一樁事情，老和尚就更相信了。
　　我們在做四十九天時，我說拜託四十九天趕快做完，我要趕快
跑。我說那天一大早，我就要趕快走了，不然後面的行程又要影響
了。這個四十九天一開始的前一個禮拜，我就準備挨人家罵，我就
寫信跟人家道歉，我說這個做完，我再去跟你們補做，然後再請你
們吃飯，給你們陪罪。然後餘姚居士林那個徐林長，一天打了好幾
通電話，我聽到電話，我就害怕，我都不敢接，都給莊嚴去接。有
一天也沒辦法，我還是要接到一通，他也是要親自跟我講一下，我



一接電話，他說：師父，我們這邊老菩薩聽說你不來，都在哭了。
我說：他們哭得出來，還好，我現在哭都哭不出來，我都不曉得該
怎麼說，從何說起？後來就是一一跟人家道歉。
　　一個禮拜之後，這些靈媒又跟老和尚講，現在眾生很多，災難
很大，四十九天怎麼夠？說要七百天。貼一張紙在大殿門口，莊嚴
去看到，現在有人說七百天。你不要亂講，什麼七百天的？四十九
天，我們就破天荒的，我們已經很困擾了，妳還來個什麼七百天的
，不要亂講，我說這個誰講的？後來這個束居士，徐林長她先生就
說：老和尚現在要寫個聘書給你。我說：什麼聘書？最好不要寫。
有一天晚上就上去吃飯，到華嚴講堂上去吃飯，老和尚就拿了一本
，好像經書摺疊本黃黃的，拿給我。我以為是什麼經？拿過來。這
個給你七百天的聘書！接下來就像燙手山芋，丟也丟不掉，七百天
！我說哪有人做七百天的，四十九天都沒有人這樣做過的，我們連
連續做三天的，都還沒有這個記錄，做七百天，我說這個簡直不可
思議！老和尚講得很正經，這個沒有做這麼久，不行的，災難太大
了。結果回來我就跟莊嚴講，妳看吧，妳就一直在講、一直在講，
現在真的就搞了七百天了。她說她也沒辦法。
　　那就是接下來了。接下來之後，那怎麼辦？做一天算一天。我
說恐怕我們做不到七百天，我說天氣現在熱還好，我是最怕冷的，
廬江去年那個雪災很凍的，大殿又沒有暖氣，它不像東北裡面有暖
氣設備，又冷、又濕。東北是乾燥，那邊又濕、又冷，我說恐怕做
不到七百天，今年冬天恐怕我就過不去了。我就跟同修講，我說如
果冬天，你看我在台上沒聲音了，不是往生了，是被凍死的，我說
不敢想那麼久。他們同修說，不會啦、不會啦！就一直要給我做什
麼保暖衣服。我說吸空氣我就感冒了，鼻子總要呼吸，一呼吸就感
冒了。但是同修真是很熱情，很熱情。



　　我就做一天算一天，做幾天算幾天，不要想那麼長的事情。一
開始，老和尚原來是說三點開始做第一時。後來我就排了，從三點
開始做，第一時做到五點，休息半個小時，隨便吃一點點心，不吃
的人就不要吃。我計畫不吃，不吃晚餐。然後就是排到九點多，每
一時中間就休息半個小時，這樣大概九點半可以圓滿。後來老和尚
說要我去吃飯，我問幾點？老和尚說六點。那這樣從三點做，不上
不下，我們做第二時，又還沒做完。後來莊傳師就跟我建議，不然
我們提早半個小時，兩點半開始。我們第一時控制在兩個小時要完
成，做到四點半，休息二十分鐘，四點五十做第二時，第二時控制
在一小時二十分鐘，做到六點十分，差十分鐘，還可以。那第三時
就七點開始，配合老和尚藥石的時間。老和尚說等我們吃飯，他在
的時候，一定等我們做完，他才去吃。我們就把這個時間要抓得很
準，不敢讓師父等得太久。如果師父他先吃，我就沒壓力，他先吃
，他吃他的，我吃我的，我就沒壓力。他在等你吃，你就有壓力，
我們時間就要抓得很準。到七點，第三時。
　　這樣做，做了第十八天，四月二十五日開始，然後做到第十八
天。在這個之前，我也是想到香港八月一日到七日，香港租福利會
也是有七天的法會。今年特別在農曆七月份，香港特別就舉辦七天
的法會。胡居士她也去訂好了，也租好了，時間也訂好了。我就私
下跟胡居士講，我說八月一日到七日的法會，現在這個七百天不能
走，那你那個怎麼辦？我說如果要我去，可能妳要跟師父商量。後
來胡居士就去跟老和尚講。有一天晚上何美慧居士就打電話來，師
父找你，我說什麼事？老和尚就跟我講，你不想做七百天，不要拐
彎抹角，你就直接跟我講，你不想做，你就直接跟我講，我就答應
你，你就去吧！我心裡想怎麼師父這麼說？我就知道這個其中必有
緣故。他說這個香港，我就知道這個問題出在胡居士，她去跟老和



尚報告，我私下跟她講，如果要去香港，恐怕你要跟老和尚講。的
確，我也跟她這麼說過。老和尚就說我拐彎抹角，直接跟他講就好
，為什麼要透過胡居士跟他講？我說，不是啦！胡居士人家那個也
是租福利會，租了，她也不能退，錢都要給人家，也跟大家公布了
，只是請她跟師父商量。師父說：那你要去就去吧！就去吧！但後
面他有加註解：眾生可憐，沒救了！這個災難沒辦法了，沒救了，
沒救了！聽到這樣，還能去嗎？救災，說災難沒救了，去了，就沒
救了，那還能走嗎？我說：師父，不是這樣的，因為胡居士她也租
了那個地方，也不是說我非去不可，因為我也是考慮到她的立場，
只是商量商量。師父說，不去，我們就不去。但是我是有加註解，
我說這個主要還是簽證的問題。他說，這個交給徐林長去辦。然後
就繼續做，後來我們什麼都不敢講了。我就問一句，那八月一日到
七日都租下去了，叫誰去？叫悟行師去。好，叫悟行師去。新加坡
呢？新加坡也叫悟行師去。能代理的就代理，不能代理的就取消，
只好這樣了。
　　在之前有些地方，當然難免人之常情，原來大家都準備好的，
忽然不能去了，這個大家難免心裡上會有一些衝擊。做到第十八天
，四川五一二大地震，死了十幾萬人，那個時候大家就比較能夠體
諒，真的有災難，真的死了那麼多人。那一天發生地震，安徽省都
沒有感覺。因為安徽它也是地震帶，湯池文化中心，那個有溫泉，
湯池就是溫泉，有溫泉，都是有斷層的。他們當地的人說，他們那
裡也是地震帶，竟然一點感覺都沒有。四川大地震，你看北京也感
覺到，上海、甘肅、陝西、昆明，五、六個省分都有受到影響。安
徽離那邊也不是很遠，竟然一點感覺都沒有，覺得也很不可思議。
　　這個地震的發生，或許也有某種巧合，因為我們原來是定三點
開始，後來因為配合老和尚吃晚餐，改到兩點半。四川五月十二日



的大地震是下午二點二十八分，他們新聞報導是二點二十八分。震
了兩分鐘，剛好兩點半，全部擺平了。所以他們國家辦默哀三分鐘
三天，連續三天。好像一個星期之後，連續三天。連續三天，老和
尚說，我們參加默哀三分鐘。我們默哀三分鐘，我們默哀完，剛好
兩點半開始法會給他們超度。所以四十九天，都是天天跟他們迴向
。每個七都有給他們迴向，就四十九天做七都有給他們迴向。
　　這個災難一發生，我心裡也是有個預感，是有減輕，我是根據
巴西預言，網路上抓下來的。因為我去年十二月份到廬江去，老和
尚就叫徐林長拿一份給我。在這個裡面，有提到九月十三日海南跟
南寧，這個當中有個大海嘯，九點一級的大海嘯，會死很多人，根
據預言是這麼寫的。他說這個會影響到北京奧運的舉行。但是我們
看那個時間是奧運之後，九月十三日是奧運已經圓滿了。但是他有
註解，就是在這個之前，九點一級之前，會有比這個小的小地震。
這次四川的五月十二日，根據這個預言來核對，也是有部分的相應
。因為四川七點八的，雖然比九點一小，但是也不小了。看新聞報
導出來，整個真的是很慘，整個地都裂開，山也跑掉。因為我們台
灣九二一，也是有這樣的情況，比台灣九二一還重一點，傷亡相當
的慘重。
　　所以這個地震發生之後，我們各地同修，大家也紛紛來電，知
道這個災難不是沒有，的確是有這麼嚴重的災難。所以實際禪寺發
起護國息災這個法會，我原來計畫只是做一天，後來就變四十九天
，後來又變七百天，後來我就跟同修講，我說我們現在在聽《華嚴
經》，我現在才知道什麼叫做一即是多，多即是一。我說一就是七
百，七百就是一。一就變成七百，本來是二十五日做一天，二十六
日就走了，變成跑不掉了。所以這個法會就這樣一直做下來，做下
來這個當中也有發生很多事情，這個眾生的確非常多。平常我們法



會都是只有做一天的，沒有連續兩天以上的，這個都很少，都做一
天。做一天，大部分根據我的經驗，做法會就是第一時要開始是壓
力最大的，最沉重的；第二時開始有稍微好一點；第三時做完就比
較輕鬆了，迴向完就比較輕鬆了。這次在廬江做，天天做，天天壓
力很大。師父又講，這個眾生統統集結到這裡了。我說集結到這裡
，我又沒有功夫、又沒有能力。老和尚說這個眾生很多，連古代的
、現代的、中國的、外國的，全部都來，我是有一點招架不住。後
來，我剛開始那段時間，我也是排了很多。老和尚說：利用這個機
會，大陸有些寺院法師要學「三時繫念」，可以讓他們來觀摩。我
說：好！那我就來排表，天目山四十九天，山東金山寺四十九天，
實際禪寺四十九天，我代表台北四十九天。我說：師父，這樣來輪
，主法統統讓他們都上。我排了半天那個表，從一個禮拜排到四十
九天，然後排到最後，也是計畫趕不上變化。我一直排，請人家打
字，排了，日期都排好了，幾號到幾號。剛開始老和尚他講，這個
地方太小了，也不一定在這個地方做，這個七百天，可以移到不同
的地方。我說：師父，好！不同地方，我也可以回台灣做，他們山
東就在山東做，杭州就在杭州做，實際禪寺就在這裡做，佛教居士
林他們也有一組法器人員，他們就在居士林做，我也跟他們排好了
。我說：師父，不然就這樣來輪。又有變化了，師父說：不行，還
是要集中在這裡。又回歸到實際禪寺了。
　　實際禪寺，好，那就在實際禪寺輪吧，輪到誰，就誰上，一次
四十九天。我心裡就在打如意算盤，四十九天，輪三個四十九天，
我就可以有一百多天，我就可以稍微出去走動一下，我的計畫是這
樣。後來老和尚說，這個法器人員他們可以輪流練習，就是那個主
法不能換。我排那個，又泡湯了。後來說，好吧，法器的輪，主法
我不能輪。那幾天，拉肚子拉了一個星期，師父不在，我就跟徐林



長講，我說我請假，讓他們去上。他說不行！你要求佛力加持，愈
拉肚子愈要上，不能請假。我說，這是拉肚子，這個不好玩，在上
面念到一半要上廁所，那怎麼辦？那真的是佛力加持，剛好休息的
時候才去上廁所，拜託拜託，不要唱到一半，肚子痛得要命，要去
上廁所，那怎麼辦？又上網，不上網還好，又上網。上網，我就心
裡有數，一上網，真的就很難跑。不然師父不在廬江，我就跟他們
法師溝通一下，我就可以跑了。不上網，除非師父他打電話回來問
，或者有人去告訴他，不然他也不知道。所以，一上網，很多人他
看到我不在，就打電話一直問，馬上就被查出來了。所以說沒辦法
，就是做吧！
　　在這個過程當中有很多被附體的，有很多。真的，眾生很多。
每天做，每天壓力都很大，都不同的壓力。這個我想我們師兄弟，
大家有做「三時繫念」一段時間，多多少少都會有這樣的經驗。但
是每個地方，它的磁場都不一樣，眾生來的也不一樣，而且不斷有
新的。剛開始前面四十九天，大陸各地聽說這裡在做法會，因外大
陸做一天的都不太方便，何況做七百天的！所以很多地方的同修，
他們會組遊覽車來，來這裡；外面那個民宿，是被租得滿滿的。民
宿，就是老百姓的家裡，都租給同修，一個人十塊人民幣，有的有
包吃，有的沒有包吃的。他們可開心了，很多生意可以做。然後這
個遊覽車來，我們就又壓力很大，因為一批遊覽車來，一個人他就
帶一批冤親債主來。一個人，你看到他一個人來，他那個無形的跟
了一堆，跟著過來。所以一部遊覽車進來，我們就感覺壓力又很大
，這個又是一個。無形的眾生，也是很多。
　　這次九一三的大海嘯，這個預言，我們根據四川的地震，我們
也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就是知道的確有這麼一樁事情。北京
的奧運，我們也知道，根據那個預言講，九一三的大海嘯之前，會



有小地震，我看四川那個也不小了，北京這次只有稍微的影響。如
果這次沒有做息災法會，我們誰也都不敢講，真的也不敢講，到底
會不會影響？也不敢講，不敢確定。雖然這次四川的地震不能避免
，但是根據那個預言講，不管怎麼樣，總算奧運辦圓滿了，總算沒
有影響奧運的舉行。我就寫信給老和尚，我說根據這個預言講，這
個息災，似乎也有減輕。起碼，預言說奧運辦不成，說二ＯＯ四年
希臘雅典是最後一次的奧運，他已經辦了，我們這次有這麼一點成
果，這個我心裡也有數。
　　我相信這個，我是根據二ＯＯ一年悟行法師從達爾文帶一個菲
律賓通靈的，到圖文巴找老和尚，我是根據那次的經驗延續下來的
。因為二ＯＯ一年，悟行法師帶那個菲律賓通靈的到圖文巴，他是
人家介紹的，說台灣二ＯＯ二年三月底、四月初，太平洋有個魔鬼
要消滅這個地方的人。他在這個境界當中有看到一個人，他描述出
來就像老和尚這個樣子，說這個人可以化解這次的災難，悟行法師
就把他帶到圖文巴去見老和尚。見到老和尚，他講出這些事情，老
和尚也相信是有這個災難，他相信這個災難。通靈的人，他就建議
，拿一些錢給他做好事，然後帶他到台灣，北海岸去作法。這個老
和尚，他就沒有接受了。老和尚他採取佛教，佛指導的，在經上指
導的息災的方法來做，沒有採取通靈的，他提出來這個建議。後來
聽說，也有去台灣。當時我就跟悟行法師講，聽說你要帶那個通靈
的去台灣作法，在海邊作法，到時候你帶他來，一定要通知我去看
，我要去海邊看看他怎麼作法。後來悟行法師也沒有告訴我，我再
問他，他說已經做完了，已經走了。
　　那一次老和尚他是提倡印《乾隆大藏經》，他說歷朝歷代國家
有災難，都是印《藏經》來息災。所以他就找台灣福峰印刷廠的郭
秀蘭居士，她印第一批《乾隆大藏經》一千套，她賣完了。她又印



第二批一千套，正在印，剛好老和尚找她來談印《藏經》息災的事
情，老和尚他是叫她去找佛陀教育基金會簡豐文居士他們去印這個
經。郭秀蘭回去找佛陀教育基金會印這個經，基金會他們說，我們
沒有這個預算，印《藏經》那麼多錢。當時她一部開價八萬四千塊
的台幣，他說他們沒有那麼多錢，沒有辦法印這部經。所以郭秀蘭
她就來找我，基金會說他們沒有辦法印，你這邊看要不要做這個事
情？我說我請示老和尚，看他老人家的意思。
　　我就打電話到澳洲，請問師父，我說師父，郭秀蘭來找，你交
代給基金會印這個《藏經》，他們說沒有預算來印。那現在郭居士
來找，我們到底是不是要接這個事情？老和尚就講，他不印，好，
那就你印。你印下面他也沒有說我支持多少？這個沒說。後來他有
說，他說印這個《藏經》要現在住在台灣，台灣移民到海外的還不
行，現在住在台灣的人捐錢來印才有效。我連一塊錢也沒有，那個
時候想到要消災，就沒有任何理由說不要。師父說要印經消災，我
還能說不消災嗎？我說不消災，那不是這個悟道法師太不慈悲了，
一點慈悲心都沒有。我說這個應該做的，消災就是要做，不能問我
們力量達得到達不到？你就是要去做。所以我就寫老和尚講的這個
緣起，明年有大災難，台灣有大災難，印光祖師那個印造佛經佛像
的十大利益，印一印，寄給台灣各淨宗學會同修，也沒有特別去打
什麼廣告。我開始就說，一個人一塊錢開始，從一塊開始。我就跟
郭秀蘭居士講，我說妳不要給我訂時間表，我如果募到二十套，就
錢給妳，妳二十套給我。她也答應了，她在了凡四訓的刊物也幫我
登這個信息。後來也是佛力加持，這樣多多少少，有的出多，有的
出少，真的是一塊錢，那個孤兒院連銅板都拿來了，一塊錢、一塊
錢都拿來了，多少我們就湊起來，在半年當中五百套。後來我說，
不可以算這麼貴，我們是要消災的。後來我們再繼續給福峰印了五



百套。後來再重新編目錄，重新排版，冊數重排、重訂，用聖經紙
印，後來我找世樺來印這個。現在已經印了三千五百套。
　　這個事情，那個靈媒講的也相當準確，那個靈媒說，台灣這個
災難發生是老和尚在日本的時候，但他講的是差一天。我們三月三
十日跟老和尚到韓國，接著去日本訪問。三月三十一日老和尚去韓
國的佛教大學訪問，我是感冒，住在賓館。住在賓館，我就報告師
父，我不能去，頭痛得很利害。那天下午，我休息好了之後，我就
打開房間的電視，一看，台灣大地震，七點八級，震央是在宜蘭外
海。台北一Ｏ一大樓吊車掉下來，砸死五個人，房子倒塌一棟。我
看到這個新聞，那個靈媒講的災難，的確有，但是我知道已經降到
最低了，災難降到最低了。我說印《藏經》有效，但是我們不敢講
，也不能講，講了人家不了解，反而給你毀謗。但是我心裡有數，
這個災難降低了，降到最低了。因為那一次地震的級數比九二一還
要重一點，只是它的震央在外海，九二一是在內地。如果那個震央
在台北市，我看最少死二十萬人。我知道這個災難真的降到最低了
。
　　所以那一次印《藏經》延續到現在，後續還在繼續印，現在大
陸很多同修發心印《藏經》。從那次的經驗，我就知道老和尚他很
堅持的時候，從那次的教訓，這次我就不敢說我也很堅持我的行程
，我就覺得這個大災難，如果你不優先處理，那你後續那些也都會
影響了。所以息大的災難，這是要排在最優先的。所以這次，也是
根據台灣那次的經驗來的。所以這次四川大地震，我心裡想，有，
減輕了。而且我真的相信巴西的預言，因為九月十三日，老和尚那
天打電話給我說，又有靈媒告訴他，我們這次做了一百多場的繫念
，產生很大的能量，但是不要跟外面講，講了人家說你在邀功，不
知道的人說，你是在妖言惑眾，講了反而得到反效果，但是我們自



己心裡明白就好。的確這次看起來，我想四川這個大災難沒有影響
到北京這個奧運。我們想一想，它那個震央如果靠近北京，那還得
了！那個體育館，那麼強的地震是兩分鐘就擺平了，你要蓋好幾年
，它兩分鐘就解決了。所以我們也知道這次有它的效果，難怪老和
尚他這麼堅持，說什麼，我怎麼協商，他都不准我走。我說師父怎
麼這麼不通情理？這次他很堅持。後來這個地震發生之後，大家也
比較容易諒解。最近老和尚聽說八月、九月有災難，他就特別去住
香港。他老人家說，這次災難來我就往生了，就是我往生的機會了
。後來接到這個信息，他說我這次往生機會又錯過了。當然我們希
望錯過。
　　這是最新的報告。我們這個都是內部的信息，我們對外也不宜
講，因為講了，我們也沒有辦法給人家說明這些事情。這些事情，
唯有我們深入經藏，你才能夠了解。沒有深入大乘經典，對這個事
情，真的很難生起信心。這些年我們老和尚講《華嚴經》，愈講愈
深入，愈貼切，我們聽起來對這個理跟事，愈清楚，愈明白。所以
對於息災，我們同修大家都可以肯定的，因為他有個理論跟事實的
基礎在，不是空口說白話，特別老和尚常常引用日本江本勝博士這
個水的試驗。最近我在廬江，大概一個多月前，日本東京電視台，
請巴西這個預言家去訪問，就是預言這次九一三的預言家去訪問。
訪問的內容，現在有出書，我請東京的同修幫我買了兩本，是日語
的。在廬江也有人比較早買給老和尚，老和尚請同修他們翻譯，翻
成中文。我現在台灣的兩本，我要找人翻譯，就是巴西這個預言家
，好像在七月份的時候，接受日本東京電視台的邀請訪問，問這個
預言的事情，現在已經出書了，日本已經出書了。東京同修幫忙買
，我來這裡之前，前兩天我收到。所以我這次回去，這兩本書要找
通中日語的同修幫我翻譯。



　　巴西這個預言家講的這些事情，也不是完全沒有發生的，有的
有發生，有的沒有發生。沒有發生的，它是有變數，就是像《了凡
四訓》講的，根據算命的推算，數有個定數，定數當中有個變數。
定數是先天的，過去生帶來的，那就是固定的，過去造的業，帶到
這一生來。這一生是後天的，先天的你造都造了，沒有辦法改變，
但是我們現在後天的，就很靈活，你可以改，看你要怎麼改？改好
，還是改得不好，都在我們後天的現在，自己去做一個決定。所以
我們明白這些道理之後，對這次的護國息災，也堅定了信心。所以
我們在廬江做繫念法會，的確也得到佛力的加持。老和尚以他的期
望，也希望這個七百天做下來，有人開悟證果，這個是他老人家的
期望。這個期望也是給我們一個期許，同時也是給我們一點壓力，
希望在這個法會當中有所成就。所以我在廬江這段時間，也是比較
有時間定在一個地方，對我來講也是好事。因為到各地奔走，畢竟
時間都比較浪費在旅途上，心也比較不容易定下來。所以要教學，
要自修，要成就自利利他，還是要效法過去台中蓮社，李炳南老居
士。李老師他在台中住三十八年，都沒有離開台中，所以我們老和
尚去親近他十年。如果李老師今天到美國，明天到英國，那老和尚
要去親近十年也很困難。所以李老師他定在那裡幫助人。
　　我這個七百場做下來，我今年五十八歲，七百場做下來，做完
，我就六十了。老和尚說二十歲到四十歲是學習，四十歲到六十歲
要擔任職事、要服務，六十歲以後就要趕快念佛求生了。所以六十
歲以後，我就會大概放下了，放下就是從事大家教學的工作，不再
擔任重要職事。縱然有，也慢慢放。所以我現在積極在培養年輕人
，就是交給他們。然後我六十歲以後，我也希望來澳洲住，我覺得
來這裡自修，我就躲在山裡，電話也沒有，什麼都沒有，我來看書
，我可以一天看很多。我現在在廬江，每天也比較有時間看書，跟



這些法師，他們來幫忙敲法器的法師、來學法器的法師，跟他們講
講課，我覺得這樣也教學相長，兩方面大家都有幫助，但是要定在
一個地方。所以我們這個道場，我們學會跟學院，也是在澳洲這個
地方，因緣非常非常殊勝的。我們能夠定在這個地方，好好利用這
個地方來修學，三年、五年，一定會有所成就。就怕到處奔波，時
間都浪費掉，這是我個人的一個感受。
　　好，我們今天時間也到了，今天晚上就是跟大家談談這些話，
這個當中也有很多話，一個半小時也講不完。我們這趟再去，下次
我們再見面，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如果沒有什麼變化，那是二Ｏ一
Ｏ年三月十三日之後的事情。如果這個當中有什麼變化，這個我也
不知道，因為計畫趕不上變化，變化趕不上一通電話，這個我也不
敢講，所以現在就是做一天算一天。也祝福大家身體健康，身心愉
快，六時吉祥，法喜充滿！我們期待再相會，阿彌陀佛。我們今天
就報告到此地，謝謝各位，阿彌陀佛。
　　
　　


